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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鲁滨逊”漂往何处? 

——木心的文学理念及创作特质 

董腾宇
1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木心通达的文学史观下是自由纯粹、浪漫尚美的文学立场,这源于他“艺术与人生的一元论”理念。

木心秉持作家人格与文学风格的同一,以“世界艺术”的视野看取古今中外的作家及作品,并在小说、散文、诗歌等

创作中进行文体结构、语言内容的创新,意在文学与生命的互阐中诠释人生的“悲喜交集”,抵达文学本身,强化文

学性与艺术性。这不仅呈现出“文学木心”的本相与新质,给关于木心其他维度的解读廓清思想,而且触发人们对知

识分子的精神守望的思考。 

【关键词】：“文学木心” 文学理念 创作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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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设“作家专卷”,题为《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编者在导言里说:“经由联副,木心在

国内文坛一出现,即以迥然绝尘、拒斥流俗的风格,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注目,人人争问:‘木心是谁?’为这一阵袭来的文学狂飙感

到好奇。”[1]“木心是谁?”这个 30 多年前困惑读者的问题不应是今天再来重复的。从木心“空降”至今,诸种争议甚嚣尘上:

媒体引导下的绝对化赞誉,热衷于语言表达的新奇,但未有实质研究上的推进;而极端性的否定之声,也仅停留于“木心热”的

“降温”上,缺乏具体分析。“新”作家、新作品“问世”,从饱受争议的“在野”到是否能经典化后“入史”,这一过程中,奉

若神祗和不屑一顾两种声音同时出现,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客观评论持续缄默或长期失语,一可能是作品本身的滞后,难以进入批

评家的视野;二可能是惯用的批评思维和话语失效,无法与作品进行真正的对话。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以孙郁、夏春锦为代表解读

其人其作、考索其生平事迹的研究,勾勒出了“文学木心”的大致轮廓。 

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要给予任何一个杰出的作者以应得的评价,就必须确定他底创作特色,以及他在文学中应占的位

置。”[2]对木心的评价首先应回归到理性的层面,在考察文学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细读作品把握创作风格,并由此观照小说、散文、

诗歌中的特色和新质,突围“文艺家”的印象建构“文学木心”的涵容。 

一 

木心依据少年时在茅盾书屋所读郑振铎《文学大纲》的主体思路,讲述阅读体悟和文学识见。从文学治“史”的角度看,其

言说存有局限:第一,不论是作家之间的相通处,还是作品之间的差异度,都仅限于某一层面,无法呈现出多维立体的人物和作品;

第二,要言不烦的概括,是自我认知后的点评,缺乏研究意识和历史感。但是,《文学回忆录》以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开篇,以魔幻

现实主义收束,既不偏向中国文学,也不倚重外国文学,新见迭出,为观照作家、解读作品提供新的视角。在评述作家作品时,不拘

泥于某种范式,从莎士比亚谈到汤显祖,从卡夫卡说到曹雪芹,旁逸斜出,通透达观。 

                                                        
1作者简介:董腾宇(1994－)，男，安徽蚌埠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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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人文学史”的建构依据正是木心自身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定位:一是他所认同并欣赏的,二是与他的精神理念相通

的。不管是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陶渊明、曹雪芹,他不固守、不局限于前人的定论,基于自己的判断和理念看待历史中的

文学艺术。这是他在“文学回忆”和创作中大量复述作家原话、引用作品的原因,以此重申理念、表达自我。在长达五年的文学

口授中,木心以自己青睐的文学家和欣赏的文学作品,向陈丹青等人表述文学艺术的价值追求,实是文学自觉下的开门引渡和观

念传递。这不仅关系到木心的文学观,更源自他的精神师承和文学渊源——老庄思想和魏晋风度。他认为“中国文学的源流,都

从庄子来。若不出庄子,中国文学面孔大不同。有庄子,就现在这样子。汉的赋家,魏晋高士,唐代诗人,全从庄子来。嵇康、李白、

苏轼,全是庄子思想,一直流到民国的鲁迅,骨子里都是庄子思想。石涛、八大,似信佛,也是庄子思想。”[3]205“魏晋后至今,凡人

物,都有魏晋风度:金圣叹、龚自珍、鲁迅;通往前面,老子、庄子。”[4]212在木心看来,魏晋风度与庄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中国

文人的人格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木心倾向于此,他的文体语言和思想内容都不是儒家传统“载道”的类型,而是个人风骨转

化为文字表达的体现。他说:“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224-263,一说 223-262)。他长得漂亮——如果其貌不扬,

我也不买账——嵇康的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

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是阳刚的、内在的、天生的。后世评嵇康,各家各言,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4]231

木心以文读人,通过文章感受文采感情、体认文字背后的人格品质。并指出“魏晋风度”的实质,“就在那些高士艺术与人生的

一元论”,[4]223即“人”与“文”的统一,作家的思想风骨与作品的格局气象紧密相连、同趋同向。 

这不仅形塑了他的文学史观,而且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观。一方面,“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巴金、沈从

文、闻一多,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他们对待‘魏晋文学’的态度,是不知‘魏晋风度’可以是通向世界艺术的途径。”[4]213-214

木心认为新文学作家援引西方文学理论以破“旧”立“新”,却没有意识到“魏晋风度”与世界文艺的相通,并且,世界上其他

国家、民族的艺术家似乎都没有“魏晋风度”做得那么彻底。现代作家虽然袭承魏晋精神,但在“新”“旧”论争中,仅看到时

阶上的“魏晋”,而忽略了文艺精神层面的“风度”。就列举的作家而言,木心的观点不尽然全对,但由此可见,木心以“世界艺

术”的视野看待不同时空的文学艺术,是偏重于思想精神上的关联。这也是他评价作家作品时最为看重的特质。因此,他在讲述

中不限中西、流派之别的通达,以及他钟爱庄子而疏远孔子、喜欢拜伦而反感伏尔泰,就都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木心认为“文

学史,就是几个文学家的作品”,“是文学家的事”,[4]51、63强调“文学史”应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为核心。以《尚书》为例,“《中

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把《尚书》列入,我认为不对”,“《尚书》可不是文学著作,是历史资料、档案(如皇帝的报告、打仗的宣

言),是古代文诰誓语的汇编。文笔简练,内容烦琐,总之不是文学。”[4]160 他对文学性的史传与文学作品有严格区分,坚持“文学

史”的内容应是文学作品而非带有文学性的著作。具体而言,木心认为“文学史”应限于文学范畴,即便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史传

和政言也均不属于文学,文学应是纯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木心是站在“非文学因素”的对立面,而是处于文学的内部,只进行文

艺与人生命、感情等的探索,不断地深造和推演,强调文学性和艺术性。他推崇“艺术与人生”的一元化,即以生命抵达文学、艺

术,通过文学艺术承载人生。 

但是,木心强调文学性和艺术性并不等同于他在回避文学与政治、与时代、与商业等关系。恰恰相反,他是在看透文学艺术

对政治意识和时代因素的超越后,确立的这一观念。木心在早年创作 100多个短篇和 8个中篇小说,自编自订文集达 20卷之多。

“文革”时被捕入狱,所有作品皆被烧毁,在三根手指被折断的情况下于狱中用写“坦白书”的纸笔秘密写下了 65万言的《狱中

笔记》。经历时代磨难,却不作控诉:“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木心并非没有反思和怀疑,而是在践行尼采的那句

话:“在自己的身上,克服了这个时代。”木心在致敬的文学艺术家身上看到了文艺作品和精神理念对时空的超越,作者会受到时

代的挫折,但作品和思想却可以超出时代之限,存留久远。因此,面对人生重创和作品销毁,他从未屈服,是因为对文学艺术的信仰

和对生命的笃定。“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这是木心在经过人世沧桑后的体悟,对于外在事物,对于文学艺术,取舍

的背后是精神理念的支撑。他集传统与西方、古典与现代于笔端,虽不过多强调时代,却是每个时代都不可缺少的。可以说,木心

一生都在奋力挣脱生命之外的一切镣铐,径直走向文学和艺术,与此同时,人生跋涉中的一切镣铐又都无法束缚住他,因为他在文

学与艺术中升华生命,抵达精神憧憬之时、灵魂所向之处。 

这决定了他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主要表现为尚美的精神指向和浪漫主义的诗心。因为“中国不会浪漫、唯美,给唐宋人浪

漫、唯美去了”。
[4]663

木心将目光聚焦于西方,尤以拜伦为例,木心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对“天妒英才”无限叹息:“拜伦与雪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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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被介绍到中国。鲁迅《伤逝》中涓生的屋里,墙上挂着雪莱的肖像。我小时候心目中的诗人,就是雪莱、拜伦、普希金。秀

丽、鬈发,大翻领衬衫,手拿鹅毛笔——那时看到这副样子,就觉得是诗人,羡煞,却没想到‘诗’。”[5]在木心印象式、感性的文

学点评中,散文诗一样的话语蕴含诗情,“1948 年我乘海船经台湾海峡,某日傍晚,暴雨过后,海上出现壮丽景色:三层云,一层在

天边,不动,一层是晚霞,一层是下过雨的云,在桅杆飞掠——我说,这就是拜伦。”[5]木心用最接近拜伦的语言准确概括出拜伦的

特质。这背后是木心对拜伦的深度认同,即在他个人的文学史谱系中,拜伦是与他心志感情最为接近的一位,他“羡煞”拜伦诗人

的样子,折服于拜伦的文学才华,又从中认知到“诗”的浪漫和美感。加之,木心早年进行过专业的美术学习,唯美主义和浪漫主

义构成了他艺术修养的重要部分,浸透到文学中,演绎为尚美的精神和浪漫的诗心,以此进行他自己的“美学流亡”——在文学

创作上,体现为文体语言和内容思想两个方面。 

二 

“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5]木心具有明确的文体意识,非常重视文章的话语形式,

强调语言与情感、结构与意蕴的统一。因为,“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

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6],其文章布局密疏得体,表达错落有致,不论是个篇,还是文集,都足以见文体创新性、

故事可读性和文学艺术性。 

木心的小说整体上有散文化的倾向,更贴切地说,是他在小说文体创新和结构塑造的基础上,用飞散交融的文笔赋予故事思

想内涵。木心笔下的中国江南的家族往事、欧洲的童话寓言、美国的爱情故事,都不做过多渲染,一笔一画勾描出小说的皮相和

底蕴。《美国喜剧》《第一个美国朋友》和《SOS》三篇以美国为背景描写西方文化观念下的人事,带有整体性的文学思维;《一车

十八人》《七日之粮》《五更转曲》以中国的背景、西方的手法和叙事风格,呈现一个中西交融的文学形式。这与木心曾寄居美国

纽约的生活经历和自身的文学修养有关,“他求得很远,他远远地到达了‘彼岸’;但是他在落笔的时候,却又不给我们带来太多

的彼岸消息,而调弄的却是‘此岸’零零星星的琐琐碎碎的题材,但就在其中,隐藏着那个‘彼岸性’”[7]。木心将西方社会景状

与中国古典文化相结合,以小说这种故事性较强的文体来表达情思,虽没有全景式地呈现东方乡土和西洋风貌,但由一篇可窥整

体;有些篇章虽未完全脱离模仿的痕迹,但却重新构造出新的文体。从江南故家到大洋彼岸,从远古人物到身边亲友,少女明眸皓

齿、“克利斯朵夫”才华横溢、“一车人”场景如在眼前,悠然自处,笔力独到。尤要提及的是《温莎墓园日记》,采用日记体形

式,中嵌书信,兼具自白的封闭性和对话的开放性。小说始于个人又终于个人,加以感悟沉思,表达内敛、用笔得当,可读性极强。

《寿衣》一篇虽有模仿鲁迅的痕迹,但也没有固化地失去自我,彰显出了自己的主题和特色。小说以江南水乡起笔,自然舒适,陈

妈的乡土形象跃然纸上,像木版画一样是由创作者一刀一笔雕刻出来的,真切自然。 

这在《豹变》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豹变》是木心的旧作新集,全书中七篇已收于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其余有四篇收录

于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路工》载于《即兴判断》,《圆光》录于《爱默生家的恶客》,《魏玛早春》收于《巴珑》,《地

下室手记》刊于《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但是,十六篇文章组合成的《豹变》成为各篇彼此勾连的新的文体结构,或者说是

木心和童明在 1993 年初夏选定的由十六个短篇组成的结构原则与海明威的《在我们的时代》暗合的短篇循环体小说(a short 

story cycle)。各篇彼此独立、结构完整,按序结集,赋予其内化的旨在,显于篇章又隐于目次之间,以审美的陌生感挑战读者的

惯性思维。读者识得秘径便可通过形式各异的碎片找到现代书写中的美学经验,体会木心寄寓其中的逻辑层次和情感经验。 

《豹变》书名出自《易经·革卦》,“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豹子由出生到长成,经过修为,由丑到美,由弱变强,

成为品质高尚的君子。木心不言“君子”,只谈“豹变”,意在通过不同篇章看其蜕变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变”的文

字看待与其文学观念相应的艺术观、生命观,看待“君子”的精神成长史。小说中的叙述人称有“我”有“他”,有男性有女性,

有贴近故乡的人事变更,有另一种时空中零度情感的讲述,可“我”非真我,“他”亦非真他,视角变化下的模糊叙事实则是作者

内在情感和经验的一种衍生,在“我”与“他”由模糊到融合的转换间连通情感的秘径。首篇《SOS》讲述在船沉逃生之际,医生

帮助孕妇接生的故事。近似散文诗的小说结尾,在海水灌满舱房的时候,“她抱婴儿,他抱她”。在自己身沉大海自身难保的时候

帮助同样难逃厄运的孕妇,在生命结束时迎接也将结束生命的新生命的诞生,同样结局,不同的是在生死关口中人性光芒促使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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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拯救)意识的践行与完成。接之,《童年随之而去》《夏明珠》写童年,《空房》《芳芳 NO.4》写爱情萌动的青少年。《地下

室手记》是作者在“文革”中被迫害时所写的部分作品,像黑暗中的火柴,燃烧到底“成为一条明红的小火柱”,“在绝望中求永

生”。从《西邻子》到《林肯中心的鼓声》写中年状态下的种种,最后《明天不散步了》《温莎墓园的日记》写“城市浪子”的

心境。就故事层面而言,以一个人的生命阶段为参照,婴孩、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不同时段不同国度,或是讲述或是回忆,或

是沉思或是缅怀,视野开阔。隽永的古韵中透露着现代派的笔调,平铺直叙又反复暗转,多重叠加,巧妙衔接,自然贴合。 

恰如孙郁在考察木心小说文体后的结论:“我们今天的作家不敢谈文体,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实力。或说没有这样的资本。小

说不是人人可以自由为之,其间,有看不见的内涵在。即便是文体,也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8]木心看到鲁迅、张爱玲作品中

的文体创新,在师法、摸索,不论是民国风格的书写,还是现代笔法的运用,之所以能信手拈来,源于他的文学修为和创作实践。这

同样体现在他的散文中。木心说:“散文是窗,小说是门。该走门的,却从窗子跳进去,是常有的事(门归进出,窗是采光,看风景。

我的小说人物常走到散文里来)。我讲过,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会给你开一扇窗的。”[9]木心的散文兼容修辞表达和理性思维,

实现了诗和哲学归于一体的理想。《琼美卡随想录》涵括历史地理和生活情致,风格或隽永、或强烈,独特精湛。《即兴判断》更

是将各种感觉凝聚笔尖,其间有世事洞见的通达、生命的高远与不可知,以及出世与入世的绝妙更替。《哥伦比亚的倒影》全篇万

余字,没有分段,没有句读,哲思与诗情满溢其中。《爱默生家的恶客》中既有智慧玄妙,又有生命意志,犀利和睿智遍布其中。“素

履之往”出自《周易译注·履卦》,“[履]:履虎尾,不咥人,亨。……初九,素履之,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10]

意为“纯洁的动机,向前走”,以朴素坦白之态度行事,必无咎害。木心以短文或短句的形式呈现,或言思想,或叙情感,或讲趣味。

关于哲学之思、艺术之情、历史之叹,内藏无数断章妙语,有月朗风清之感。 

木心用词炼句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字字斟酌、句句衡量,兼具古文之韵和白话之美,联想丰富且收放自如,亲切活泼却不落窠

臼,诠释现代精神的同时散射出古典的优雅。他总是以散淡的文风、饱含美感的句子,在读者出其不意时宕开一笔,画龙点睛。看

似类仿他人,实则独具一格,博学广识且深邃玄奥。从《双重悲悼》到《同情中断录》,从“飘零的隐士”到“海伯伯”,从《乌

镇》到“琼美卡”,气韵阔达,遍布字里行间的是一颗诗意的心和一个蓬勃着文学与艺术的灵魂。可以说,不论是文体还是语言,

都与文章的内容和意旨密不可分,是作者思维、思想的反映。创新的文体结构、多样的故事内容、雅致精炼的语言,无一不是木

心在文学内部追求艺术性和文学性的体现,是由人格心志到作品细节的转化与呈现。 

三 

木心创作的内容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表达艺术、致敬文学家,二是在纾解郁结、言说情思。二者在阐释艺术和抒发感情的

同时又相互关联,通过“我”的话语传递情思。具体到每篇文章中,尽管言及的对象不同、表达的情愫相异、给予读者的共鸣不

一,但却不断延伸,在“我”和“情—志”中达至贯通。这在他的诗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云雀叫了一整天》的开篇之作《大心情》中写道:“文艺复兴是一种心情/此心情氤氲了整个欧罗巴/别的盛衰可依其行为

而踪迹之/文艺复兴至今言犹在耳事犹在身/虽然不会再来虽然是这样。”欧风美雨,自我的心情、犹在耳畔的声音、犹在身旁的

事物,无不具有文艺复兴之感,木心带着艺术徘徊于艺术丛中——当行走于哈代的塑像旁时,“我倒并不悲伤/只是想放声大哭一

场”(《哭》);在鸟、蜜蜂和紫丁香的月份里,想起五月出生的惠特曼;论及象征主义时,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大仲马、波

德莱尔、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等文学大师的名字鱼贯而出;在格瓦斯、伏尔加、伊斯坦堡、爱尔兰的文化氛围中,

遥想彼岸的北京、辛亥革命、西湖,《越人歌》《诗经》《清嘉录》对他的滋养如泉水般汩汩流淌,经久不息。读者在“我”的话

语里回想或憧憬。“偶尔对镜画自己,一脸诚实/只有画灯塔的内部和外观/才是我最大的娱乐/当然,但凡去年来过的鸟/清清楚

楚,一看就认得/那是我更大的幸福”(《灯塔中的画家》),木心以“我”获得最大的娱乐和幸福来抒发内心的满足感,读者从中

读到的也是由心而生的快乐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幸福。“我”的话语传达出了艺术家及作品的美感,也表现了木心的艺术审美,以

此勾连起了“艺术(家)—自我”的情感体验。 

纾解艺术情怀是很多创作都会涉及的,在表达自我感受和艺术观念的同时还要传达出艺术独具的美感,或是由此找寻自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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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与艺术的共通点,对美的诠释、对生命的叩问,这才是诗人纾解艺术情怀值得称道的地方。《我至今犹在等待》中“我所等待的

就是这样送来的一封信”,“这样”送信的时代已远去,那个时代是“早先少年时”,是“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的时代。《从

前慢》中平静恬淡的文字呈现出纸质发黄、悠远美好的生活图景和认真诚恳的人生态度,“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

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用近乎描述的文字来抒情,表达对从前或

是说对一种认真的、艺术化的生活的怀念和追忆,这其中没有直接表情达意的角色“我”,但每一句都是“我”的独白,在回想少

年时代的美好,在勾勒人们艺术化的生活,字里行间遍布“我”的情怀。这种情怀通过平淡简单的话语呈现出来,给读者的冲击力

远胜于直抒胸臆式的吐露,呈现一种静态的美,意蕴绵长。独白式的描述隐退了“我”,而“我”的抒情又无处不在,恰如诗人像

隐含“我”的角色一样隐含“从前”的人生态度和艺术品质。可见,“我”的话语在诗人纾解艺术情怀的过程中贯通了“自我—

艺术(家)”的感情。 

这两组关系打通了个人之往文学艺术的感情路径,包含着表达自我的两种方式: 

其一,通过前人认知自我。木心在阅读文学作品、致敬艺术大师、对话他们的同时抒发自我的体悟和情感。《火车中的情诗》

《谢肉节的早晨》《知与爱》《卡夫卡的旧笔记》《西班牙人》《普希金的别调》《叶赛宁》《卢梭》等以“我”的视角来写莎士比

亚、托尔斯泰、雷奥纳多、卡夫卡、普利却特、普希金、尼采、叶赛宁、卢梭等人。“我”的抒情话语既准确呈现出相关人物

及作品的风格,又表达了敬仰之情,并在他们和“我”之间,深化“我”的认知。木心通过声音、动作、景物勾勒画面,营造意境,

从自我抒情扩大到抒情共同体,再回归到“我”的抒情。《我至今犹在等待》中前部分以叙事的口吻在陈述,最后一句“我所等待

的就是这样送来的一封信”,所等待的“信”是“这样的”,铺陈式的叙述在这里升华成读者对于“信”的感情,也像是等待已

久的如愿以偿,以此把整首诗的内容表达出来。 

其二,在转译中再生自我。木心诗歌中的很多诗句与周作人文章中的辞句十分相似,像是由文章到诗歌的转译。以《哈里逊

的回忆》为例,原诗为:“屠格涅夫来了/我被派去领他参观/我敢请他说几句俄文么/他那模样像只白狮子/阿呀呀,好一口流利的

英语/令人失望透顶了。”周作人《希腊神话一》中原句如是:“屠格涅夫(Turgenev)来了,我被派去领他参观。这是千载一时的

机会。我敢请他说一两句俄文听听么?他的样子正像一只和善的老的雪白狮子。阿呀,他说的好流利的英文,这是一个重大的失

望。”[11]前者看似是对后者的摘录和断行,实则表达出不一样的思想感情。首句“屠格涅夫来了”表述出一个完整的事件,接之

“我被派去领他参观/我敢请他说几句俄文么”,强调出主体“我”对屠格涅夫的感情。“阿呀呀”的感叹更为直接地表达出

“我”之前的期待和此时的失望,是感情变化在诗句上转折的体现。“我”的抒情话语在由文转诗的过程中起到强调作用,更具

画面感和抒情意蕴。由此可见,木心的改编基于他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并将自己的思绪融入其中,深化、升华。 

木心通过“我”的抒情构筑文学、表现艺术和传达哲思。《知与爱》对“知”与“爱”的诠释涵括了文学、艺术和品德,又

说“知与爱永成正比,这是意大利产的好公式”[12],还依据达·芬奇的画意解释道: 

圣·安娜(Saint Anna)→知(或智) 

圣·玛利亚(Blessed Virgin Mary)→爱 

耶稣(Jesus)→救世主 

羔羊→人民 

公式:知与爱永成正比。知得越多,爱得越多。逆方向意为:爱得越多,知得越多。 

次序不可颠倒:必先知。无知的爱,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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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与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翅膀。 

知是哲学,爱是艺术。艺术可以拯救人类。[4]90 

“知与爱永成正比”,二者可以互为前提条件,但次序不能颠倒,因为“无知的爱,不是爱”。《知与爱》的书写是基于对

达·芬奇、《旧约》《新约》的认识和对哲学、艺术的感悟,传达出最普通的相知相爱和为人之道。不论是从东方的视角看缤纷绚

丽的西洋艺术,还是从西方的角度谈水墨勾勒的山水中国,都情韵悠长,自然惬意。柏拉图曾因诗歌美学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

而木心正属柏拉图所说的创造美、模仿美的人,他会因诗人的身份不符合“理想国”的理念而被划分为《斐德若篇》中的第六等

人,被逐出理想的国度,去检验欧洲其他国家:“在巴黎,巴黎失去了巴黎;在汉堡,汉堡失去了汉堡。”于是,他成为“绍兴希腊

人”、“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和“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 

结语 

在“艺术与人生的一元论”理念下,木心创新文体、组构语言,在致敬文学艺术的同时抒发感情、表达思想,并不断地认知自

我、获得新知,形成人格与风格的一致,即自由纯粹、浪漫尚美不仅是他的文学立场,更是他作品的特征,呈现出浑然一体又独具

一格的“文学木心”。木心有画家、音乐家、诗人等多重身份,最难解读的是“文学木心”,这其中不仅有社会历史、文化渊源

等构成的思想因子,更有文学维度上的艺术创造。他不曾属于某一文学流派或文人集团,即便是比照研究也只能在文学史中寻到

他多维中的一面,还要结合他的阅读经验、文学体悟和生命转化进一步感知。但是,最应首先解读的也是“文学木心”,其形象建

构和内涵阐发的基点是关于文学理念和创作特质的论释,这包含了木心对文学、艺术与生命的理解,是观照“绘画木心”“音乐

木心”的基础,无论生成或演绎,都是研究木心不可回避的一步。因此说:木心,这个“文学的鲁滨逊”该漂往何处?首先是他寄予

生命、自我救赎的文学。因为,这是他“历险”之后,漂向“历史”和“未来”的重要木筏。 

时代可以“制造”作家,也可“规范”作品,但作品若要超越一“时”之限,离不开作家在认知和实践上的高蹈。由生命体认

到创作表达,以作品旨向承载思想人格,在二者的贯通中达至一体。木心即是。在“黑暗”岁月里,他坚守独立人格、一个人文艺

复兴,与独醒于集体迷失时代的顾准、与“我选择最后一人成究竟觉”的周梦蝶极其相似,他们的人格精神、艺术自觉、文学理

念都彰显出知识分子的操守和文学艺术的追求,深刻着“文学”的厚度。在谈鲁迅时,木心说:“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5]

也唯有阅读才能理解作品、相遇作家。在阅读中,可以看到木心欣赏纪德“别人比成功,我愿比永久”的自信,一如加缪《卡利古

拉》第四幕第十四场结尾处的台词:“卡利古拉,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我还活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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